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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1905年起，槟榔屿华人在清政府推动下创办了新式学堂中华学校，

接受来自清朝政府的课本与制度，采用广西大儒陈宏谋《五种遗规》作为学生修

身论学的指引，以后又在两广总督岑春煊支持下派来广西知事刘士骥开办以官话

为标准教学语的师范传习所。虽说其中人事上颇多涉及广西渊源，而实为当初张

之洞建议在槟榔屿设领办学理想的具体落实，也是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尝试把全

国统一教育行政机构的权限延伸到领土以外照顾华侨。清朝虽然在六年后灭亡，

但无可否认这是曾经有过的努力，它为当地至今能够通用汉语汉字以及维系着中

华文化认同的传统打下了历史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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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英殖东南亚地区的角度来说，1905年创设的中华学校是当地华人创办的第

一所新式中文学堂，翌年设立的师范传习所是海外第一次由国家官派的师范教育，

当年创校获得皇恩眷顾、钦赐牌匾南下嘉赏，对于东南亚华文教育历史自是具有

里程碑的作用。但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它对中国的意义可能更大。朝廷重视

这家规模不大、校址犹是寄人篱下的小学校，其意义在于"声教南暨"的示范。创

立中华学校和师范传习所，标志着朝廷改革教育的主张远下南洋，这是中国在历

史上第一次把全国统一教育行政机构的权限延伸到领土之外，去支持海外华人维

系文化以及提升教育。同时，这亦是朝廷在海外推动统一媒介语的官话教育代替

方言教育之始。

         一、海外办学源自张之洞对南洋华人民族认同的忧患意识

    自英国殖民政府于1786年开始经营槟榔屿，到了20世纪初期，槟榔屿已经成

为当时国际着名的自由港，紧锁印度洋与马六甲海峡来往贸易的出入口，也是华

人人口较集中居住的地方。晚清诸臣之中，张之洞对槟榔屿有过较深刻的考虑，

他在《奏槟榔屿宜添设领事疏》中提出："槟榔屿一埠人才聪明，为诸埠之冠，宜

添设副领事一员" 1，并建议在此地"设书院一所并购置经书发给存储，令各该领

事绅董选择流寓儒士以为师，随时为华人子弟讲授"，以便当地华人子弟能"习闻



圣人之教、中国礼仪彝伦之正"。 2

    在张之洞的建议实现之前，英国传教士米怜早已在1815年到达马六甲开设闽

语授课的男童学校， 1816年又开了粤语班，人数增至80人。3在1817年的马六

甲华人人口才只不过1006人 4，可见这间后来名为"英华书院"的洋办华校大受欢

迎。但是，参考了今日马来西亚华人独立中学的统一考试课本提及的早期华人义

学、家塾和私塾，说它们"教师是来自中国的秀才、举人或科举考试落榜的读书人，

也有识字无多的相命先生"，5又可知当时中文学塾水平参差不齐。到了1889年 1

月 19日，新加坡的《叻报》刊的社论已经说："窃尝询此中之肆业者，殊为散漫，

鲜有实效......则缘本坡之人，每喜其子弟诵习英文，而于华文一端，转从其

略"6。 

    由上述情况大略可知，在张之洞重视海外设领办学之际，现实的英殖领土上

的华人社会已经隐藏了维护海外民族文化的忧患。以槟榔屿之华人人口配合地理

位置去推动"习闻圣人之教、中国礼仪彝伦之正"，是张之洞倡议办学的重心，也

符合了当地整顿中文教育的需要。

    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张弼士领了清朝政府"商部奉请供派考察外埠商务

大臣兼南洋学务大臣太仆寺卿"的头衔，推动当地华人开办新马历史上最早的新式

学堂，这间槟榔屿绅商捐款筹办的中华学校，初时暂借闽粤侨商设立之平章会馆

上课。当张弼士给学校带回去光绪皇帝御笔题字的"声教南暨"匾额以及朝廷赠送

的一套《古今图书集成》7，海外人心大为振奋。但此时此景，距离张弼士当年于

1890年初任首任驻槟榔屿副领事已经是15年之后，先后任副领事者有张煜南、谢

春生、梁碧如、戴欣然等 8，他们的名字都出现在捐款人名单上。经历了这许多任

槟榔屿副领事，张之洞主张在槟榔屿建立中文学校的理想方才实现。

          二、清末英殖东南亚地区华人对《奏定学堂章程》的呼应  

          回顾中华学校最初的设置简章，可知学校在1904年筹办之始已经依据

张之洞等人在1903年修订的《奏定学堂章程》办学，到了学校1905年开学，正赶

上清朝政府设立学部作为全国统一教育行政机关，"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之年。

《奏定学堂章程》拟定的从小学到大学以上的学制，以及"忠君"、"尊孔"、"尚

公"、"尚武"、"尚实"等办学宗旨 9，都在中华学校的简章上留下痕迹。

    中华学校在课程上重视西学，但骨子里依旧崇儒，把旧式学塾尊孔忠君的那

一套教导通过学制的制度化去加强，形成对学生日常的行为礼仪都有所规范。中

华学校简章第二章规定校内分班，是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

堂"命名，第三章则规定教学内容分为"修身、读经、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

算术、物理、体操"，其中修身一科是"择讲文恭宏谋所辑五种遗规", 而读经讲经

则考虑: "中学学生年岁已长，应讲授《春秋左传》及《周礼》两经......若学生

程度稍低，则仍授四子书，以端其本。每星期内讲经六点钟，挑背复讲四点钟"。

学校的校规简章第四章还规定："皇太后、皇上万寿圣节、孔子先师诞，并清明、

端阳、中元、中秋、冬至，各放假一天"，第六章又规定："本校向常开学教学之

日，及每月朔日，由监督暨教员办事诸人员率同学生，诣至圣先师前行三跪九叩

礼，礼毕学生向监督教员行三揖礼，向办事诸人行一揖礼退班"。10

    与槟榔屿中华学堂同样呼应着清廷新学政策的学校，还包括吉隆坡的尊孔学



堂等校。光绪三十三年（1907）新加坡总领事的视察报告："本年四月，添设师范

传习所一间，坝罗有女学校一所，为闽商胡国廉创办，吉隆坡之商务公所亦倡办

尊孔学堂，明正开学......至蒙小学堂，或仍旧法，或议改未成，或尚未议设，

领事传集华商，委曲劝导，喻以兴学之利，不兴学之害......"11，其陈述之内容，

一方面已然说明推动英殖民地华人办学的背后是国家行为，另一方面亦证实当时

的新式学堂遇到颇多阻力，各地有些私塾和义塾尚未意识到改变的急切，或竟是

缺乏地点、经费、教员等开办条件。   

    从学部《报效学费章程》的内容可知，学部为了能在各处兴学，也给予绅商

实际的捐官好处，绅商不论在东南亚或中国报效办学，捐金数目只需按照赈灾捐

官的五成捐款，就可以得到与同样位置的清朝职衔 12。到光绪三十四年（1907）

两广总督所奏《南洋绅商捐款兴学请奖折》，又说南洋绅商"不忘祖国，奋志兴学，

实属深明大义......较内地商民尤为难得，自应援案给奖，拟请准建立专坊" 

13，又是进一步推动大家的热心。

    由此可见，新式学堂实是庚子之乱之后痛定思痛的新政的反映，由于朝廷终

於重视海外，所以新政向着南洋延伸，其内容是典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如今到槟榔屿中华中学图书馆翻阅珍藏着的当年清朝学部老课本，还可感觉

到当时新政变法图强的急切。当日的新学已经是兼顾到西方语言和算学、科学的

知识，甚至高小课本内容还谈论各国政体情况，也有谈到中国实行君主立宪议会

制度的重要。学部《报效学费章程》的内容，固然可以拿来证明先贤纳捐也有贪

图名位职衔之嫌，但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清廷学部求变心切，推动新式教育刻不容

缓。   

    

              三、广西人事关系对晚清南洋师范教育的影响

         清朝末年在马来亚之推动绅商办学堂，而后又有师范传习所之设，除了

是由于当地缺乏教员，必须培养教员各科知识与教学方法，更重要的一点则是由

于教员都必须采用官话统一教学。这又刚好是南洋前所未曾面对的局面。         

   

        1903年的新学改革，其实也是大清皇朝一些官员有意识地通过教育推

动"国语政策"的开始。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学部大员荣庆、张之洞、张百熙

等为清廷制定《学务纲要》指出:"中国民间各操土音, 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 

办事动多扞格, 兹拟官音统一天下语言, 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 均于中国文

一科内附于官话一门。其练习官话, 各学堂皆以用《圣谕广训直解》一书为准。

将来各省学堂教员,凡授科学,均以官音讲解,虽不能遽如生长京师者之圆熟,但必

须读字清真,音韵朗畅。"(见同治继修《南海县志》)。 14

    然而，官话对很大部分的南洋华人显然是新鲜事。薛福成在光绪十七年奏派

黄遵宪为新加坡总领事，要求黄遵宪到任后调查南洋华人人口，得到的答案是"南

洋各岛华民不下百余万人......广、琼、惠、嘉各籍约七之二，粤之潮州、闽之

漳泉乃占七之五" 15，南洋华人的历代祖先在乡间本来就以方言交谈，到了南洋

的子孙辈接触马来语和洋文的机会又比接触北方人多，鲜有机会听到中原语音，

如何能要他们教导子弟讲官话？推动新式学堂固然是朝廷和海外华人通过教育强

国强民的共同理想，然而一天不解决教师来源，以后新式学校越普及，能讲官话



的教员就肯定越缺乏。这就构成南洋华人社会需要师范学校的最基本理由。

    中华学校在最初是请求清政府驻日本使署协助，希望能从留日学生之间延聘

总教习，但日本使署的回信说，各省的官派学生都是回省候用，而私费学生则大

半是在速成师范科毕业，"尚无法明新理的精神"。由此可见当年筹办新学之难。

其时任驻槟副领事的梁廷芳（碧如）级报告说，他只能暂派自己的随员担任教习，

设法"就地选择学问较优，品行端谨，兼通正音者十二人为教员"。16

    然而，自从向日本使署求助失败，梁碧如在1904年转而致函请求两广学务处

派员协助创办师范学校，也就使到昙花一现的清末东南亚中文教育，其中的广西

因缘愈加明显。南洋办华教以清代广西大儒陈宏谋着作为儒学标准，"择讲文恭宏

谋所辑五种遗规"是一明显的特点， 而动用广西的人事关系又是另一特点。

    梁碧如副领事是在1904年指定要刘士骥其人南下负责师范，两广学务处回答

刘士骥必须先把在华任务完成，之后会立即南下。但是，到了光绪三十一年

（1905）两广总督岑春煊奏派刘士骥以"广西知事"衔到南洋视学，刘士骥的任务

也不是直接到槟榔屿办师范学校，而是先到新加坡，兼程往荷殖印尼考察爪哇等

地。到达槟榔屿已经是（1906）年的四月。17    

     副领事函请两广学务处派员助办师范的过程中，先是指定要人，后是耐心等

待，其人事关系的态度，堪值玩味。而且，1903年癸卯改制刚开始，1904年，张

弼士已经在当地劝办新学堂，梁碧如则以副领事身份要求广西派送教师，其时间

之巧合紧凑，也难以说是偶然。

  林博爱着《南洋名人集传》二集见证说，受到两广总督岑春煊知遇的张韶光其

实是中华创校的幕后策划人，也是师范传习所的倡议者。后人也许可以从林着的

内容参考到当时人际关系的蛛丝马迹。

  林博爱说张韶光"年十三，即颂毕五经，同族太仆公弼士见而奇之，即携君往荷

属巴达维亚，旋至槟榔屿，授以重任，并代理槟榔屿领事职位。今槟城有中华学

校，校中有孔圣庙，人第知太仆捐地址出巨资以成之，而不知君实提倡也......

昔槟城有师范传习所、今槟城有中华总商会，皆为君所发起......前清办顺直赈

捐，得保分省广西知县，加二品衔。" 18

    从文中说张韶光对官职"不以为荣"，以及提到岑春煊到南洋对他"见君独重之，

知君有商才" 19，又说张韶光其实是在张弼是以商人身份兼任领事时实际上"代理

槟榔屿领事职位"，便可明白作为张弼士幕后文胆的张韶光，在实际上是各方人际

关系的斡旋者，他的地位有利当时以张弼士为首的一批南洋华人绅商在广西投资

的官商关系。

    若把张韶光和刘士骥的名字并列，自可看出他们都是"广西官"，原属于岑春

煊的系统，两人在官场上不仅可算是同事，而且在槟榔屿所从事的教育事务是互

有关系。如果再深入去研究人际关系，则无论是胡子春、张弼士、梁廷芳都是在

广西有投资的客家帮绅商。而张韶光本身，不仅是幕后倡议中华学校，也正是师

范传习所的发起人。

    再看岑春煊，则不只应看到他本籍广西桂林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岑春煊原

本就是主张废除科举和开办新式学校的推手。全国推动新式学校，正是由于两广

总督岑春煊连同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

周馥及湖南巡抚端方在1905年 9月 2日联衔奏请立停科举。1903年癸卯改制刚开



始，1904年，张弼士已经在南洋劝办新学堂，梁碧如则以副领事身份要求广西派

送教师。所以，从新式学堂和发起师范学校的概念在1905年已经水到渠成，其倡

议人又是张弼士与岑春煊双双器重的张韶光，这样的多重人际关系，除了证明原

来的相识者志气相投，很难理解为偶然。

    刘士骥在槟榔屿筹备师范传习所，曾主办论文比赛，他接受自己所选的第一

名学生的建议，认为当地应以新加坡为总部，设学务总公所，由两广提学司派人

管理各地学堂。但刘在槟榔屿只是开了六个月的短期班，就和槟榔屿华人闹矛盾，

不等学生毕业匆匆回国。到了1906年尾，师范传习所是由两广总督岑春煊改派苏

乔荫为总视学，继续向东南亚各地招收第二班学生20。刘士骥回国后，禀请岑春

煊在英殖民地为主的"新加坡槟榔屿等坡"设学务公所，派总监前往办理，岑春煊

认为刘的建议不符合学部的新章程，将机构改为劝学所，新加坡以总领事孙士升

为总董，槟榔屿以胡子春为总董，英殖民地以苏荫乔、启元为新、槟两地总视学

员，荷兰殖民地则派刘士骥门人汪凤翔为总视学员 21。

    从刘士骥突然离开马来亚，可知同一个系统内部也有人事变化。从后来岑春

煊根据刘士骥回国后的报告对东南亚所作的人事考量，也可以看出广西关系网络

在东南亚中文教育的作用。 

       无论如何，官员与绅商的人际关系互相建立的信任与信心，固然对南洋初

期中文教育的人事有一定的影响。可是当时人们普遍同意通过广西系统引进师范

教学，却更可能由于桂林在南中国是历史以来的官话流行区。

    徐珂《清稗类钞》卷四十三〈方言类 桂林语〉曾经说："粤人平日畏习普通

话，有志入官，始延官话师以教授之。官话师多桂林产，知粤人拙于言语一科，

于是盛称桂语之纯正，且谓尝蒙高宗褒奖，以为全国第一，诏文武官吏必肄桂语。

此故齐东野言，不值识者一笑。" 22明、清两代，若要找既能讲南方客、粤方言

又能讲通官话的教员，在广西确实较易找到人才。

    如此这般，以交通之便或者语言沟通之便来说，从广西派出讲官话的视学或

教员，自是比其他省份派遣人员条件有利。从朝廷的观点考虑，两广总督即使是

广西人，也有内举不避亲的理由。所以，东南亚华人社会由散漫的私塾而发展至

需要办起师范教育，毕竟还是由于民族整体普遍冀望教育兴学，不仅仅是由于建

立在广西政界的人际关系。

                             四、后语

    晚清政府以国家统一的学制支持和推动海外华人办学，配合学制把全国通用

的课本也发送到南洋，虽然只是短短几年，却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由政府尝试

将全国统一教育行政机构的权限向领土以外延伸。不管人们最终接不接受清室的

领导，但是，从1905年到1911年，在包括了马来亚半岛、新加坡、北婆罗洲的各

英殖东南亚地区，出现过不下百间由宗祠与会馆模仿相同学制而创办的学校，它

们也取代了以传教为终极目标的洋办中文学塾，以及原有的华人办的旧式中文书

塾，这就足于证明《奏定学堂章程》所提倡的理念在东南亚曾经受到积极的回应。 

    而提倡官话教育，也正是海外华人的中文教育从方言教育转向以"国语"统一

教学的先行，为后来的来马来西亚中文教育，确立采用统一教学媒介语言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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